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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儿问我，雪媚娘是谁的娘，我说是雪媚的

娘。他笑。

我问匆儿，看麦娘是谁的娘，他说是麦子的

娘。我也笑。

看麦娘，不看护麦子，也不看护村庄午季的

麦香。父亲叫它槌棒草。那年大寒，老鸹黑压压落

进麦地。那年立春，大鹅欢腾着食草踏青。等谷雨

过后，麦地里槌棒草热情高昂，点种的几行白紫

色的蚕豆花也美艳招摇。惟独那父亲的麦子，懒

洋洋，病恹恹，熬过寒冬，却没能迎来春天。杜鹃

在乡野啼叫，它们的焦虑比雨季绵长。芒种到来，

父亲领我去西滩的麦地收割，一捆捆的槌棒草和

几担轻飘飘的麦秸秆。

那年，场地上曝晒的麦子很少，犁田的黑子

却格外健硕。我说，这都是槌棒草的功劳。那时年

幼，父亲在地里清理蛮不讲理的槌棒草，我在田

埂转手便递给唾液横流的黑子。

黑子爱吃槌棒草。槌棒草迷恋父亲西滩的麦

田。父亲不恼槌棒草，万物都有它依存的合理去处。

麦子入仓，秸秆堆成了山。黑子拉犁，父亲扬

鞭，枯黄的看麦娘逆着黑色的泥浪，倾倒，折服，

扑向泥土温软的怀抱。覆盖，悄无声息，不舍昼

夜。看麦娘看护自己，也看护下一季肥沃的耕耘。

看麦娘的眼里，麦子拥有一片田地，远比自

己霸占整个乡野闪亮。从春风轻抚到山野绿遍，

一亩又一亩的雨，一镰又一镰的暖，看麦娘迎来

送往，却不曾为自己收获一丝一缕热气腾腾的麦

香。而在村人的眼中，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大（da），你西滩大田不见麦子，也不见花

生，尽是槌棒草。”

“粮价贱，午季都歇荒了。”

父亲惜护他的三亩田，但麦价太低，除去肥

料农药和机械人工，只够养活几把锃亮的镰刀。

4月清明，父亲的麦田闲着，父亲的黑子已早

无影踪。他一个人像把锈蚀的铁锹，空落落地倚

门歇着。

闲着的时候，他就坐在门口的矮凳上剥花

生，一粒一粒，哔啵哔啵。父亲在麦地里套种花

生，壳薄米红，适合抓一把放兜里，边走边吃。往

年农忙，他就赶着雨天剥，一袋花生，足够消磨一

个潮湿的白天与黑夜。

“菜园里有垄地，种花生，特意给你留着的。”

菜园种菜，菜是村人的命根子，谁家都不敢荒。父

亲种菜，也种花生，花生米，花生油，花生糖，花生

酱……那哔啵作响的香与酥，成为我一趟又一趟

往返奔波的充分理由。

新花生裹着紫红的包衣，衣上染着几十年不

变的泥土味。我说超市里卖的花生没有泥土味，

父亲说，那当然。

麦子被村人鄙弃，我早有耳闻。村庄，村人，

村田，乡野之上的劳作失了尊严。3月的暖风抚过

一遍又一遍，看麦娘漫过一垄又一垄。麦子们犹

豫再三，迟迟不愿从松软的稻茬下翻身醒来。

清明节，我下高铁，回村庄，不见乌青的麦

苗，也不见熟悉的人影。父亲与村里的老人一样，

静静守护着家门，看一条叫小灰的长毛狗晒太

阳，看一群褐色鸟雀天上地下，唧唧喳喳撒着野。

我放倒木凳，坐着与父亲一样高，陪他剥花生，听

他耕地似的重复那些松松软软的农事。

父亲，记忆中的父亲，一直是那个轻抚麦穗，

过问百草，扛着铁锹巡视四季的田野之王。而我，

尾随太阳与月亮，田野上四处游荡，像极了家里

那条追风的柴狗。

农田歇荒，但土地没闲着。看麦娘，节节麦，早

熟禾，牛筋草，或昂扬着花穗，英姿挺拔，或匍匐向

前，敦实憨厚。有一种生长，叫自生自灭。农人进城，

太阳还在，春风也在。有一种收获，叫无人问津。无

人也好，鸟雀与鸣虫不争不抢，尽享天荒地老。

乡野空旷。沟渠流水拨弄起小曲，没有游鱼，

只是一两声疲倦的蛙鸣，和它们新生的娃娃，黑

黑的，滑滑的。斑鸠的长调远远近近，时而在菖蒲

丛生的水坝深处，时而在放牧黑牛的西大滩。山

雀在白杨梢头随风逍遥，喜鹊在自己的几亩几分

领地盘旋。它们从不正眼瞅我。它们有家有业，也

有日日夜夜的劳作。它们不认识我，不是它们的

错，我离家已经太久太久。

田野上活跃着许多新来的鸟，我认不出，父

亲也认不出。白雀子，褐雀子，野雀子。父亲与我

一样只认得原住的麻雀、喜鹊、斑鸠、野鸡、野鸭。

我忘了许多鸟语，也渐渐忘了乡音。它们一定在

议论什么，也许把我当作过路的两腿怪兽。这像

出门逛街，会遇见许多人，但没必要记住那么多

的名姓、名望、名义。城里人名堂太多。

乡村的天亮得早。6点起床随父亲上田埂，白雾

濡湿了镜片，菜花染黄了裤脚。新耕的稻茬地蓄着

水，水墨一样映照一幅凉凉的霞光。雾气、田垄、野

花、看麦娘，朦朦胧胧，模糊了几十年的乡村时光。

露，亮晶晶，是看麦娘家清秀的姑娘。我不知

道，看麦娘是否像别人家一样，把孩子养大，然后

递送上车，丢给田野那边喧闹的城市。我说，不必委

屈自己坚守这贫瘠的土地，你的纯洁到哪儿都是

美丽的开始。露的眼睛泪汪汪，她说，太阳出来，会

收她回去。是的，太阳安抚众生，也烧灼无情。我回

头，抬腿，答应她从脚面爬上我即将返城的衣襟。

我对露好，被一只天上的乌鹃看见，它呦呦

地尾随。它黑，它的嫉妒也黑。

我假装看不见，我低头走过看麦娘蔓生的麦地。

田野，是农人裸露的身体，肌肉疙瘩，勒痕坑

洼。不用心疼，春草会把它抚平。茅草正在醒来，

蒿子早已返青。稻槎菜，宝盖草，婆婆纳，野豌豆，

野蔷薇，小黄花，小紫花，轻描淡写地梳妆。春天

是野草的，也不是野草的。春天给它们的舞台很

辽阔，但露脸的时间很短。人与野草无仇，只是斗

不过它们。牛羊在的时候，早早晚晚可以帮忙对

付一些。而今，牛羊被出卖了，谁愿意回来做村人

的帮手呢？

人类遗弃的地方，总被草木装饰成乐园。田

野还是原来的样子，草木、鸟雀、虫兽以及四季。

只是人少了，牛没了，奔跑的柴狗也不见了。

偶有一只，轻盈活泼地流窜在稀疏的麦地，却招

惹群鸟的围攻。鸟雀在天空为爱相约，它却自作

多情，奔跑，欢叫，汪汪汪，坏了人家的兴致。姐远

远地唤它乳名，小灰，小灰。小灰狼狈窜逃，逃进

看麦娘嫩绿的怀里。

小灰是博美的私生子，它被送到乡下时叫阿

郎。阿郎，小灰，它不知道城里还有个富贵的爹娘。

我追着小灰在歇荒的麦地来回跑，偶尔也张

牙舞爪，朝天汪汪叫。城里抱养来的小灰在乡下

受着委屈，水土不服，或是无人听懂它仰望月亮

时哀嚎的孤独。

田野的风与谁都亲，湿漉漉，清凌凌，有淡淡

的蒲草香。田野上最顺畅的事是撒尿，不必遮掩，

不用回避文明的劝导。一个谢顶的男人从田埂上

走过，他不正眼瞧我，我也不认得他。他塞着耳

机，低头在手机里翻找，那熟练的动作不像一个

耕耘几十年的农民。

姐说村里的田地大多转包给城里下来的承

包大户。父亲老了，不能再下田。父亲不下田，土

地荒了，村庄荒了，人也荒得没了新鲜的故事和

劳作的尊严。

荒野对于城市是紧俏的资源，而对于乡村，

只是再次被延误的青春。

王家坟头上的构树疯长，成群的黑雀子飞掠

而过。清明回家，与看麦娘一起等待麦收，对我这

个离乡太久的孩子而言是件悲伤而荒凉的事。

爆竹自麦地升起，向着旷野撕裂，嘭，嘭，嘭。

匆儿去了北方，他不得回家。清明，只有我独

自回乡祭扫，娘的墓，哥的碑，侄儿的新坟，还有

众多已然化为看麦娘的先人。

…

你想象一个在电脑屏幕上敲下千万字小说的网络文学作

者，他可能蓬头垢面，胡子拉碴，键盘边上是吃了一半的盒饭，

厚厚的镜片顾不上擦干净，眼睛干涩，眼圈发黑。他也可能成竹

在胸，淡然地敲着键盘，偶尔抿一口泡好的龙井，像个世外高

人，仙风道骨，天下我有。

烽火戏诸侯似乎这两种都不是。见面时，他穿着淡绿色的

T恤，舒适的家居拖鞋，戴着学生样式的黑框圆眼镜，手里拿着

一杯咖啡，倒像个普通的邻家男孩。

一入江湖点“烽火”
这个1985年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的青年，本名叫

陈政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杭州

市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青联委员……彼时还在

浙江工商大学上学的那个20岁的毛头小子，怎么也想不到，自

己后来会有这么多一本正经的头衔。

“其实我开始网络写作，是一个辛酸的故事。大学时候，虽

然读的是公共管理专业，我还是喜欢文学，给校报投了好几次

稿，都没通过。一‘怒’之下，我就开始到网上去写作了。”

这一写，一发不可收。

2005年，烽火戏诸侯开始在起点中文网发文。首月稿费拿

了一万多块，发文3年始终盘踞在百度排行榜第二位。

2009年，都市文《陈二狗的妖孽人生》获得首届年度最佳

作品评选第一名。改编的同名网剧点击量破20亿，最高峰值达

6600万人次，单集平均弹幕17万条。

2013年，在一个大众熟知的网络文学产业估值体系中，烽

火戏诸侯榜上有名。大家没想到，创作网络文学竟然是个这么

赚钱的活儿。

紧接着，“官方认证”也来了。2015年，《雪中悍刀行》获得

由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宁波市网络作家协会、慈溪市网络作

家协会联合承办的首届“网络文学双年奖”银奖。此外，《雪中悍

刀行》入选了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办、中国作家网承

办的的2016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年榜。《剑来》入选由中国

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国

作家网承办的2017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下半年榜。陈政华

本是凭着个人喜好和青春意气初试锋芒，没想到一入网络书写

的江湖，便点燃烽火，“一呼百应，名扬四海”。

千里马和伯乐
有的人做某些事，可能真的是生来就注定的。

烽火说：“我一开始写文，就把它当做30年、40年，甚至50

年的事业在看待。”他刚进入这个圈子的时候，这是一个不赚钱

的行业，也没有人觉得网文创作可以成为一个职业选择。

烽火从小爱看书，接触武侠小说是在高中。那时，烽火经常

走神，脑子里常常浮现出一幅幅稀奇古怪的武侠画面。时间长

了，他就觉得，有没有可能自己来创作，打造一个没有人写过的

自己心目中的武侠世界？他要试一试。

即便有一定天赋，但文学依然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滴水穿

石地慢慢磨。他告诉我，手机里存了三四千张图片，或玄幻，或

仙侠，每张图片都有自己的场景和意境。“怎么培养自己的写作

能力？对着图片，用自己的文字表达出来。你选中它，肯定因为有

打动你的地方，如果你能够有效率地把图片转换成自己的文字

和故事，不生硬，你的小说就会有气，你写仙侠小说就会有仙气，

写武侠小说就会有侠气。一天收集10张，一年下来就够了。”

就这样，他慢慢地走向自己心目中的武侠世界。他的主角，

潇洒带刀，把江湖捅了一个通透。

有两年多的时光，烽火和现在同样已“名震网络文学业界”

的天蚕土豆、梦入神机合租写作，那时候他们会互相分析各自

作品的优缺点。

虽然有庞大的、甚至狂热的拥趸，但是网络文学一直处在

“野蛮生长”的草根状态。2014年，一个暴雨天，时任浙江省作

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和浙江省作协党组副书记曹启文找到

了他们三个。第一次见面，聊了整整一个下午。

2014年1月7日，全国第一个省级网络作协——浙江省网

络文学作家协会正式成立。开会那天，原本被认为是散兵游勇

的网络作家，无一人缺席。

“当时两位书记那种包容、开放的心态，以及‘事情可做可

不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的魄力，让人由衷佩服。”烽火回忆

起那个下午，眼里依然有着被认可、被支持的感激。

当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的时候，总是更有力量的。

“襁褓中的婴儿”
“比起5G带来的科技可能性，电子阅读的多元化呈现，还

有IP的影视、游戏改编，您是不是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出成纸

质书并留在书架上？”我不敢确定，又问了一遍。采访过几位大

大小小的网络作家，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说。

“是的，我就是对能出纸质书更在意。”烽火没有改变他的

答案。

今年是2019年了。从“榕树下”、“龙的天空”那个年代算

起，中国网络文学已经走过20多年。这些年，好像网络作家撞

了大运。有人说写网文的就是“穷人乍富”，有人还是瞧不起网

络文学，还有人说网络文学迟早要完。最早一批网络文学作者

不少已走到塔尖，开始为自己的IP改编成影视、游戏奔走。新

入行的年轻作者听着前辈的传说，吭哧吭哧地日更一万，盼望

着有一天也能跻身“大神”之列。

“任何一个新鲜事物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先爆炸式地发

展，量很大，群众基础好，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虽然网络文学发

展了20多年，但相对于纯文学来说，真的是襁褓中的婴儿。”

4.32亿，这是《2018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公布的我

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数据。“在中国，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时代，

能有一个4亿的阅读群体。我们在看，是真的在看书。我们先假

定网络文学是文学的一部分的话，这是一个很可观、很惊人的

数目……”他用的是“假定”。一个拥有超过4亿读者的文学生

态圈，它的作者、读者，生产者、消费者，鼓励者、指责者，都仍在

反复地怀疑和自我怀疑一种位置和性质。网络文学，在文学上

的地位尚未被认可，在商业里又开始面临新的危机。

前段时间，财经记者曹忆蕾写了篇文章，叫《BAT搅书

局》。“网络小说市场哪有这么多想象力，再造一个日活千万的

产品都很困难。”这是文章的开头。

网络文学发展20多年以来，两家经营网络文学的上市公

司，阅文市值超过300亿元，掌阅也超过60亿元。但在资深从

业者眼里，比起其他行业，收费网文盘子小，算不上一门好生

意。流量逻辑在资讯、短视频领域跑得通，但网文用户总体体量

小、变现能力差，且网文带给用户的冲击力也远不如短视频，增

长空间有限。

烽火也闻到了这种危险的味道。

“你说的数字阅读和5G，我反而是担忧的。短视频娱乐冲

击，是对网络文学的分流。”坐着的时间太久，他撑着腰站起来。

前一天晚上，他刚落地杭州。巨大的码字量，不得不处理的工作

事宜，尽管烽火对我的到访表达了真诚的欢迎，还是能看得出

他的疲惫。

“网络文学的新鲜血液没有像前一个5年或者10年，那么

快速流入了。网络文学的盘子停止增长，故事性和文学性不双

手抓，整个读者群体会不断减少，整个大盘在萎缩。这是个很可

怕的趋势。接下来网络文学会进入一个大的洗牌期，在3到5年

当中如果拿不出经典的作品来，意味着下一个10年，会被不知

不觉地淘汰掉。”

“网络文学真的也是文学。”烽火还是不甘，说出了这句话，

“它还在蹒跚地学着走路，我们应该给予它耐心。”他摘下眼镜，

揉了揉眼睛，又戴上。

此时此刻，他已不只是当年想为自己的爱好争口气的陈政

华，而是在一个完整的文学生态中认真的、资深的从业者。这些

年来，烽火戏诸侯不是只在为自己写东西了。他注重整个网络

文学的生态，关心真正的文学。

桃李春风一杯酒
“市场的影响大吗？只要你自己心不定，影响永远很大。”网络

文学的快速发展，一直以来都在诱惑着网络作家。手机阅读的审

美要落后PC端3到5年，为了适应市场，一些成熟的写作者开始

转向去写一些相对“小白文”的文字，这是一个“历史的倒退”。

“但是你能说这就错了吗？”烽火不想苛责做出这种选择的

同行，他只是惋惜，“写作很多时候是在争一口气，这一口气下

去以后再想提起来，很难很难的。”他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语

气非常严肃。

很多转去写小白文的老牌作者发现，成绩要比预想的差很

多，等到回来想再要写出巅峰文字的时候，已经不适应了。再之后

是IP热，要不要适应影视方的要求写适合改编的文字，又是一个

大的抉择。网络文学的道路上，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样艰难的选择。

烽火现在很少发朋友圈，甚至被调侃连微博都“断更”。他

知道，4亿的读者群体，也意味着网络作家的责任更大了——

2018年1月7日，“到老家了，闭关一段时间，好好写《剑来》”。

2018年7月29日，“在老家闭关书写一个月”。

写作从来都不是一件顺畅的事。肚子里的东西支撑不起笔

下的故事和人物的时候，就陷入了困境。遇到这种情况，烽火就

会休息一段时间，拒绝掉一切应酬。“这也是一种心境上的自我

暗示。是对自己的提醒，身为一个作者，真正的本职工作还是写

作本身。”

烽火在网络文学这个圈子里已经15年了。他说自己不是

特例，写作这么多年，他认识的同行朋友，不管写出来的作品文

学性有多强，都是有情怀的。

“我认识的每一个作者，都想写出更好的文字来。网络文学

是很商业化的产物，如果写完200万字还赚不到一分钱，还有

勇气追求文学梦吗？可能他们最终没有选择用力追求文学性，

但是每个人都还是想要写出真正经典的东西。没有人是错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复杂的人生。”

他以前不大相信文学是个青春饭，有一次一个很要好的朋

友跟他坦言，他说自己写得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不是不想写好，

而是网络小说一部动辄三四百万字，写完三部之后，精气神真

的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旺盛了。

“再也达不到巅峰了，真的没有办法。”很多作者写了10年

20年以后，会有家庭、社会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身体因素，就此

搁浅文学梦。

他们，他和更多的网络作者，在同一个江湖里相伴许久了。

桃李春风一杯酒，下一句，江湖夜雨十年灯。烽火说，这是

他最爱的诗句，刻在了书桌上的一个木质储物盒上。

人生海海，诸多风波，人总在不停地流浪漂泊。在网文的江

湖里，有人来过，有人离开，曾经年轻气盛仗剑天涯，如今竹杖

芒鞋一蓑烟雨，终归是也无风雨也无晴。

“无醇酒美人，不愿来此世间。无快剑挚友，不愿来此江

湖。”这是他的微信签名。

卧虎藏龙
在一个普通人占大多数的江湖里，也会有很多萍水相逢的

惊喜，卧虎藏龙。

有一次，烽火去看牙医，因为后续手术需要沟通，医生加他

的微信，发现昵称是“烽火戏诸侯”，问到：“你也看他的作品呀？”

他愣了一下，说：“哦，如果没搞错的话，我应该就是那个作

者吧。”牙医就“癫狂”了……烽火说着笑了起来，那一刻是真的

还挺有成就感的。

他如今的沉稳已与当时少年般的调侃、诙谐有些不同。但

说起这样的故事，笑容仍旧自然、天真。我能感受到，是发自内

心的快乐。是因为文学，因为知己相逢，因为执著得有所成。

“生活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读者。可能更多的读者你一辈子

也接触不到，他们也不会为你的作品发出太多的声音，但你只要

知道有这样的他们存在，对创作者而言，就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烽火的读者里不乏各个领域的精英，有些自己本身就有

丰富的阅读厚度，会给出很多完善的建议，还有一些想法甚至

是脑洞再大的作者都难以想到的。这些都给了他很多良好的

反馈。

“比如说《剑来》这部仙侠小说，读者在小说情节架构上给

出的意见，起码占了百分之五的比例，听上去好像不多，但对于

创作而言已经很夸张了。仙侠离现实比较远，一个大千世界无

奇不有的世界观，如果只有作者自己在想，而没有读者建议的

话，很难达到我尽善尽美的要求，也很难把一个不现实的世界

打造得具有平衡性。”只要不动大纲的整体走向，烽火会保持这

种互动，读者发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也会特别开心。

我的朋友里有一位烽火的“铁杆粉”，他这样评价烽火：“文

字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它变幻莫测，可化为利刃诛心，也能轻抚

伤痕。阅读文字就是走进作者的世界。

“行至高处，览青山云霞，观日出霞蔚；走在乡间，品粗茶谷

粟，过田畔溪石。有君臣大义，一往无前的骑军凿阵，也不乏市

井乡民，尔虞我诈的人心鬼蜮。正如一样米养百样人，同一个江

湖有不同的剑。一声‘剑来’拔高整座江湖剑道的独臂大侠来自

于此，缺门牙但剑出如虹的牵马老头也来自于此。江湖的道理

自有江湖人去说，但也少不得夫子先生作书警示后世。剑在谁

的手中，笔在谁的腕下，大有不同。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没有紫禁之巅的潇洒，也没有华山

论剑的争誉，更多的是炊烟袅袅，家长里短。这就是烽火带给我

们的江湖。一个偶尔断更的江湖。”

这位朋友也是一位医生，并非文学科班出身，每天看病手

术，几乎没有闲暇。但烽火笔下的“江湖”，让他的世界大了起来。

“愿赤子之心，四季如春”
2019年6月1日，烽火戏诸侯发了微博：《剑来》刚好写了

两年，感谢大家的陪伴。

20岁那年，他说：青春既然不能够被挽留，也不能够被拒

绝，那就用自己的方式去挥霍或者珍惜。如今在从三十而立走

向四十不惑，他说：“愿赤子之心，四季如春。”

烽火至今都保留着他的“图片描述法”，不断跟自己较着

劲。文学始终是跟“文字”相关的事情，尽管图片化、影视化是大

趋势，他坚持认为，文学有文学自己该做的事，纯文学也永远不

会死。在故事性上，网络作者的脑洞已经很大了。在文学性上，

网络作者不应该害怕纯文学，而是应该了解纯文学的精髓和优

点到底在哪里，知道好的文字和语感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也是

为什么，他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作品能够被留在书架上，对影

视、游戏收入比较大的板块反而比较随缘。“故事性决定有多大

的群体阅读你的小说，但是最终能决定高度的是文学性。在快

速阅读的大环境下，还有读者愿意去购买你的实体书的话，那

是对你这部作品一个极大的肯定和认可。”

知乎上有个问题：如何评论网络作家烽火戏诸侯？

下面有一条回答：烽火是惟一一个能让我看网络小说做读

书摘录的人。

在评论家何平看来，烽火戏诸侯的网络小说依然和现代文

学有很深的近缘关系，其经典性在现代文学传统谱系上也可以

是被识别和确认的。“网络文学从来都是文学，离不开文学的。”

烽火期望，未来20年、30年、50年，学者和读者在做中国文学

历史回顾的时候，网络文学能够有自己的作品放在那里，有自

己的神留在那里。

中国文人大抵都有一些“士”的风骨，是想要从整体出发去

影响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文化、经济和历史的。这种风骨，这

种“士魂”，名换不来，钱买不到，惟有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积

累，禁受住了考验，才能得到。

采访结束的时候，门外下起了雨，烽火把我送到小区门口。

等出租车的时候，又聊了一会儿。烽火建议我多了解一下现在

新的网络作者在想什么。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和他们这些“老人”

的想法肯定有所不同。

其实这次访谈原本是为拍一个片子，并不需要出文字稿。

但和烽火见了面，我总觉得，有些话，有些故事，好像必须要写

成文字，才安心、妥帖。

烽火戏诸侯：

赤子之心，四季如春

虞婧 …

看麦娘

襄河


